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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历史遗存文脉传承的思考 

蒋 宇1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南岸区 400074） 

【摘 要】作为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对城市中历史景观的保护做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

绩。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

施、对城市中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缺乏重视、对城市历史景观周边整体环境缺乏规划保护。对此，本文试对重庆城

市历史景观保护提出相应的建议，即在“旧城改造”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对城市中散存的

历史景观资源要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宣传力度;注意历史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 

【关键词】遗产保护;历史景观;文脉传承;重庆;问题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3)O5-0152-O5 

重庆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000 多年的岁月洗礼，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

旅游文化资源。但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发展，大量富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被毁坏与拆除。对城市中的历史景

观资源缺乏重视，忽略景观整体环境的营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重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 

“旧城改造”是建设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必经之路。从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合理规划、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而言，“旧城

改造”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却是“旧城改造”对城市历史景观的大规模破坏。在“旧城改造”

以不可阻挡的摧古拉朽之势推进之时，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传统街区也在这滚滚浪潮中日渐消逝了踪影。 

从 1949年末重庆解放至今 60多年的时间，重庆城市历史景观的破坏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文

革”时期和当代的“旧城改造”，然而“旧城改造”所带来的毁损却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时期。可以说，前三个时期的破坏还只是

对单体景观的损毁，而“旧城改造”中则是对城市历史风貌的整体性破坏“重庆市抗战遗址现状报告显示，重庆抗战遗址共计

767 处，现存 395处，占 51.5%;消失 372处，占 48.5%。除消失遗址外，一些尚存遗址或年久失修，或挪为私用，现状同样堪忧。
[1]
渝中区是重庆的母城，众多的历史遗存记载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记忆。然而，在为了打造城市 CBD而进行的大规模“旧城改

造”中，使渝中区反而沦为了历史景观保护的重灾区。渝中区临江门的传统街区是富有独特山城风韵的吊脚楼群，其浓厚的山

地建筑美、历史沧桑美，都是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彰显。 

1992 年，临江门水码头的吊脚楼群被全部拆除。开发商竞相在这片临江的风水宝地上修建了大量高楼大厦。在这里，人们

己经完全看不到一处可以体现山城民居特色的建筑了。
[2]
同样位于渝中区较场口的老街“十八梯”，是老重庆连接上半城和下半

城的“天梯”，其名称来历起源于明朝时期，里面一个紧闭的防空洞，就是抗战时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惨案”发生地。这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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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老街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散发着浓浓的老重庆气息—那些长满青苔的青石板小巷和弯弯陡陡的石梯，坐在

茶馆摆“龙门阵”的、掏耳朵修脚的、做裁缝卖针线的人们;那躺在树荫下打盹儿的猫狗;那悠扬的叫卖声、吃喝声，以及夜晚

的“坝坝舞”都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山城风情画卷。可以说，在“十八梯”，领略到的才是真山城、老重庆，是世世代代重庆人

难以割舍的温暖回忆。所以，尽管随着时间的流远“十八梯”己经沦为残旧破败、户不蔽雨的“棚户区”，也仍旧得以保留，并

与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解放碑”隔街相望。举头，繁华在前;回望，眷恋在后。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衔接起来。

这“古”与“今”的平等对话，营造出一组生动而融洽的城市印象，不但使我们感受到城市景观独特的韵味和魅力，还在这历

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中生发出无数绚丽的想象与深深的思索。然而，敌得过岁月峥嵘，却敌不过城市化进程和“旧城改造”的

步伐。2010 年夏无“十八梯”拆迁工程启动，老重庆最后的风情记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重庆市历史遗存文脉传承的一大遗

憾。 

我们在为此痛心疾首的同时，究其根源，还是在“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这应该说是一个认

识上的误区，即对“旧城改造”的理解，更着重的是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忽略了对城市文化与个性的保

氛`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理念虽然经历了无数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认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实现某种统一、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城市意象引导了中国当代城市的基本发展思路。”
[3]
这统一、完美的城市理

想，似乎就等同于建设崭新时尚、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大都市，而类似于临江门老街、“十八梯”那样贫穷落后、杂乱无章的传统

街区，必将献祭于磅礴的时代脉搏中，以达成城市实现所谓“国际大都市”的宏愿。然而，我们不难看到“国际大都市”正以

一种标准化的模式不断进行复制，从主城区到各区县再到各乡镇，水泥森林充斥其中、建筑风格雷同，在这步调一致的共同追

求中，重庆的历史文化内涵日渐削弱，山城的地域文化特征日渐丧失，成为城市永远的遗憾。 

(二)对城市中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缺乏重视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重庆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和开发极其重视，从 2000 年到 2006 年，一大批重

要历史景观保护项目相继启动并完成。磁器口古镇、通远门城墙遗址、红岩革命纪念馆、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黄山抗战遗

址等历史景观得到了妥善修复和整治，并开发出洪崖洞、巴国城等展现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的传统街区，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

新亮点。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始终局限于这些耳熟能详的重要遗迹遗址，却忽视了众多散存于城市中的历

史景观资源。 

《陪都遗址寻踪》中曾经统计:较为重要的抗战遗址遗迹在重庆市大约有 266处，但现今完好保存的仅有 5处，即八路军驻

渝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蒋介石旧居(云岫楼)、宋庆龄旧居、马歇尔旧居(草亭)。余下的 178处只能算得上保存基本完好，

81处属于部分残存，己有 54处被拆毁。而且这些遗址遗迹绝大多数都失管失修，266处遗址中，有 210处需要进行维修。
[4](P.153)

抗战陪都文化可谓是重庆城市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抗战陪都遗址作为陪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

据 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资料及重庆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汇编资料，抗战陪都遗址遗迹涵盖了军事、政治、文教、工商

等各个方面，包括各类建筑构筑物、名人故居、机关驻地、外国使馆、碉堡、暗堡、防空洞、大隧道、防空掩体、纪念碑、机

场跑道、厂房、水塔、水井、题刻、墓葬、丛葬地、跳伞塔、影院剧场。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国内城市中少见。
[5](P.456)

然

而，除了极少数赫赫有名的遗址遗迹外，其余大量的遗址遗迹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成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的只有 1 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建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也仅有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黄山蒋介石官邸、林园、

孔公馆、宋庆龄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址、张自忠将军墓等几处。
[6]
而类似于一些名人故居，如茅盾故居、刘湘公馆、何香

凝旧居等，或者诸如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旧址等文化类遗址，都被拆迁或被遗弃。即使有幸完整保存下来

的遗迹，也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繁华中，沦为危房却得不到保护和修缮。国民参政会旧址、郭沫若故居和中苏文化协会这三处

抗战陪都文化遗存，早在 2001年就被评定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却仍然面临失管失修的情况，更逞论那些不太知名的历史景

观，有的连个保护牌都没有，沦为危房和大杂院的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位于巴南区的日军战俘营竟被当地农民当作牛棚和猪

圈使用，国民参政会旧址在 2008 年竟然被洗脚城进驻，做起了足疗保健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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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见出，我们的历史景观保护开发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一方面，不断地对众多历史景观进行挖掘、评定、整

理;另一方面，对这些散存的不太知名的历史景观，却又任其在城市中自生自灭。没有合理的规划开发，也没有广泛的宣传普及，

以至于市民对这些曾经辉煌的历史遗存根本无从知晓，难免也会发生损毁、破坏的无知行为。而每每这些散存历史景观与城市

经济发展相冲突之时，其残缺破败也会成为被无情舍弃的最好理由。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并不仅仅由

那几个著名的、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所构成，而是众多的散点和碎片与这些标志性文化符号一起，见证了这座城市灿

烂的发展历程。如果城市中只余下那几处标志性的遗址遗迹，如何能体现城市历史的厚重深度?又如何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

魅力与底蕴? 

(三)对城市历史景观周边整体环境缺乏规划保护 

与单体历史景观被损毁的情况相比，景观周边整体环境所受破坏情况更为突出。而目前的历史景观保护也还停留在“对点”

的保护，即对景观本体的保护，对与景观相配合相协调的整体环境和风貌还是缺乏妥善的规划。 

众所周知，重庆是由历史上的巴国发展而来，重庆人都是巴人的后代，因此巴渝文化是重庆文化的历史根脉。而巴国最著

名的巴蔓子将军则是巴民族之魂，其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诵千古。巴蔓子将军墓就坐落在渝中区七星岗，

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经过修缮之后对市民开放。然而，将军墓却被压在街道和一栋 28层的大楼之下，墓室入口是一个

家具仓库，逢阴雨天还会出现严重的渗水，整个将军墓可谓泡在阴暗潮湿的水里，埋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同为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怡园”是一座兼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老建筑，这座哥特式风格的别墅是当年重庆谈判的旧址之一，同时也是宋

子文旧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曾在此居住。2012年，文管部门开始对这栋 70多年高龄的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后的怡园保存

了原有的风格和色彩，昔日破败塌陷的状况得到全面改观，文管部门还计划将其开设为陈列厅，用以展示抗战外交中的珍贵史

料。然而，尽管“怡园”作为一个单体景观得到了良好的修复改善，重新焕发出当年的神采，但周围的许多房屋却又遮挡了其

美丽的容颜，而且建筑的正面还被一栋高层住宅楼严严实实地挡住，如果不仔细留意，很难发现此地还掩藏着一处典雅精致的

历史景观。通远门是目前重庆仅存的两处古城门和古城墙之一，长期为杂乱的沿街建筑所包围，终年“不见天日”02005年政府

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治，并开发为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成为城市体闲旅游的新景点。经过保护开发后的通远门尽管古

韵十足，但城门后面紧贴的一栋栋新建高楼，还有城墙边小商铺的大幅广告牌却构成了一组不太协调的画面，让古城墙的历史

氛围仍然“很受伤”。 

我们要认识到，凝结了数百年深厚积淀的历史景观并不是一件曲高和寡的艺术品，冰冷孤独地矗立在茫茫的城市中。尽管

其修缮保护之后会成为城市中的亮点，唤醒人们尘封的历史记忆，但脱离了“母体”大环境的滋养，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缺少

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浮光掠影般的孤立断片，只能唤起短暂的崇敬与向往，却并不能使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风韵进行整

体感知与认识，从而形成长久稳固的城市文化印象。因此，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能仅仅“照顾”几处标志}h}历史景观，

更不能只着眼于景观单体而忽视周边环境的规划，否则最终只能是城市历史资源的日渐枯竭和城市文化形象的日益黯淡。 

二、对重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建议 

(一)在“旧城改造”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西部的内陆城市，重庆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

后，直辖之后经济崛起，因而对城市进行大力改造和建设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重庆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巴

渝文化”、“革命文物”、“陪都遗迹”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特色与灵魂。诚然，如若没有“旧城改造”，城市尽管有厚重的历史，但

看上去仿佛死气沉沉的历史断片，毫无生机与活力，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如若没有历史底蕴，就是丢失了自己的特色与灵魂，

只剩一具僵硬苍白的躯壳。因此，在“旧城改造”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既保护城市的历史底蕴，

又保证城市的发展进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实，历史景观的保护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历史景观资源更加不是城市前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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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护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建设也不一定要破坏故有，历史风貌与现代文明完全可以在城市中高度统一，使城市既具有历史感

又具有现代感。如阿诺德.柏林特所说: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必然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统治工业文明的交换原则并不要求以物

质进步的名义牺牲优雅、愉悦与美。
[7](P.74)

纵观欧洲许多城市，之所以让人觉得美丽动人，极具魅力，其实跟城市景观所呈现出

来的“新”与“旧”、“古”与“今”的杂糅共生却精心和谐的美学形象是分不开的。欧洲许多小城都完整保留了历史风貌，大

部分建筑和街道都是非常古老的，但经过精心维护之后并不呈现破败感。城市里的建筑色彩斑斓，狭小的街道独具韵味，伴着

昏黄的街灯，听着教堂悠久的钟声，坐在旧宫殿前的广场上，神游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这些美如童话的图景，会怎样强烈

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又能唤起我们多少柔软的情感!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也会积极地发展新城，但是不会大拆大建，要么选择在

旧城的外围新建，要么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新建筑和谐地融入旧城的城市肌理中，确保城市整体形态完整而统一。因此，

我们看到的是古韵悠长的历史景观与繁华时尚的现代景观在城市中共生共栖，“国际大都市”也可以与传统老街区平等对话，这

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更加彰显出城市的美—不但具有魅力，还具有生机与活力。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许多区域不可能再效仿欧洲的老城之外重建新城，新旧城分开发展，但其循序渐进使新建景

观融入原有城市肌理的保护方法值得借鉴。其实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也提过类似的理论，叫做“有机更新”，即采用恰

当的尺度和规模来谨慎处理城市景观中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对历史景观的保护开发要既延续其传统风貌，又能使其符合现代的

功能要求。比如其著名的对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就是利用现代的功能技术手段来修护和改造传统的四合院。改造之后的“菊

儿胡同”，少了破败混乱拥挤的大杂院特征，具有了现代公寓式住房的宽敞明亮，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的质量，同时又保留了

传统四合院的景观风貌和文化基调。可以说是一种“地方建筑特色和时代感并存的新艺术环境。;
[8](P.102)

像重庆临江门老街·较

场口“十八梯”这样的传统街区，其实都可以借鉴这样的保护办法，对其“脏、乱、差、陈旧、落后”不需要大拆大建地改天

换地，只要精心地缝补，仍旧可以恢复美丽的风姿。而且这样的恢复，符合城市自然生长和延续的过程，保留了文化，保存了

城市的风韵，又不失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对城市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两全之美。 

(二)对散存历史景观资源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宣传力度 

从 1986年重庆被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录以来，重庆城市的总体规划就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城市性质从“长

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贸易港口、轻重工业并举的工业城市”调整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工业城市，是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港口”。
[8](P.484)

这意味着，在重庆城市的定位中，“历史文化”是至关重要甚至首

要的一个性质。美国城市学家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曾说: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

接
。[9](P.7)

通常一座被视为有魅力、有底蕴的城市，在其城市景观所营造的城市印象上，应该是丰富的，即不光拥有标志物，还应

该由众多的节点、甚至边界共同构成。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呈现的历史景观风貌，更应该是一个整体意境，并非仅

仅基于少数几个著名的历史遗迹。 

事实上《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一 2020)》对重庆历史景观的保护非常重视，要求重庆主城围绕“巴渝文化”、“革命文物”

和“陪都遗迹”三条主线，加强对历史地段和街区，历史建筑和标志物的保护;并规划了重庆“三条主线’、“两个街区”,“八

个保护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而之后修编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又进行了深化和补充，提出要加强未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历史建筑物的普查和管理，做好登记、公布、保护工作;抢救性维修一批濒危文物建筑，分类进行保

护和利用。
[9](P.486-488)

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倡对城市中的历史景观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并扩大保护范围，使标志物和散点都能

绽放光彩，以一种多样性和连续性为城市赢得稳定的传统力量和浓厚的文化意味，从而提升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与

底蕴。 

尽管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但是现实中的执行力度却不尽如人意，才出现了众多散存历史景观的无人问津、自生自灭。因此，

有必要对城市中的散存历史景观资源加强日常监管，建立一个长效的保护机制。比如定期组织对历史景观资源的普查工作，及

时更新新增的历史景观保护目录，甚至在必要时可以根据重庆历史文化定位的几条主线，分别进行专题调查，真正摸清重庆历

史景观资源的家底。另外，还要定期对历史景观进行维护和修缮，尤其是一些濒危的景观，需要及时拯救。当然，鉴于重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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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观资源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保护修缮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建议进一步完善分级保护制度。比如划分为保护区、重要

景观、一般景观等几个层次，对保护区内的历史景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体特色的保持和延续，对重要景观进行维修和重建以

真实地再现历史信息，对一般景观至少要通过标志物显示，即建立标志性的说明和简介以传递历史信息。
[6]
 

除此之外，对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还要在市民中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重庆厚重的历史文化景观资

源，这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与支持。政府要发挥先导作用，大力提倡和支持对城市中历史景观的保护，比如组织相关专

家深入研究和挖掘众多被埋没的散存景观，对于一些民间的历史景观资源考察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和资助等。媒体则更要充分

发挥其社会影响力，通过新闻报道、制作专题片、公益广告、报刊网站的图片文字介绍等多种形式营造舆论氛围，让市民了解

这些被时代所掩埋的历史记，并引导市民的保护意识，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当然，最终还需要广大市民的

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自觉树立起保护历史景观的责任和意识，让那些历史遗迹沦为“洗脚城”、“大杂院”、“猪圈”的悲剧不

再重演。 

(三)注意历史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 

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认为，建筑或者景观并非一个孤立的单体，而是时刻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具有整体的属性，“建

筑或景观不是自给自足或是独立的，而是既影响环境又被环境影响的，当其与地理和社会背景无联系时，就会引发冷漠、疏远

甚至彻底的敌对状态。”
[10](P.90)

而景观周围的环境，在其看来，除了景观所在的场地，还包括邻近地区，甚至延伸到整个城市、

整个区域，具有一种连续性，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与景观与城市的一体化。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在《梁陈方案》

中也提出:“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必须与环境配合协调。”，
[11]CP.57)

对于历史景观而言，由于其相比于

一般建筑物，更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某些重要的历史景观甚至是城市的象征和标志。所以，如果周边环境与其不配合

不协调，必将损害历史景观原有的文化意境，使一种本应神圣、崇高、肃穆的景观形象变得掺杂凌乱，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历史

感和审美价值。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景观保护，就非常重视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1962 年在法国颁布的《马尔罗法令》

中对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划定，就包括文物建筑保护、景观地保护和文物建筑周边环境保护，提倡从单体景观的保护延伸到其

周围地段甚至街区等背景环境的整体保护，充分考虑景观与环境的配合协调。事实上，我国的历史景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建造之初就非常考究景观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就是“风水”观念。所以历史景观除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之外，周边的选址

格局和环境特征实际上还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从中可以领略到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甚至人们的生活

方式。所以，保护历史景观不仅是保护景观本身，还要尽力保住古人对其周围环境的苦心经营。 

北京新制定的城市规划中己经明确提出对历史景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要求对旧城范围内的建筑规模保持现状，

除公共设施外，不再增加新的建筑。并增加了对明清北京城中轴线风貌特色的保护，以及旧城内的历史河湖水系、道路网骨架、

胡同街巷、街道对景、甚至古树名木、景观绿化等，都要纳入保护的范围。北京的保护模式对重庆的历史景观保护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保护思路中，重庆的历史遗迹也要注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必须有严格的限

制，尽量保持环境与景观之间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更要强化景观环境的整体历史风格，切忌对周边环境进

行现代化或商业化的改造。除此之外，历史景观周边建筑的高度和规模也要有所控制，切忌将历史遗迹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

对于目前己经严重影响历史景观整体风格的周边环境，还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整治，改建或拆除一些不符合保护控制要求的建筑

物，或者严重损伤历史景观风貌和意境的建筑物。总之，不要让历史景观沦为城市“盆景”，保护历史景观，还要保护住那份古

意，那份历史的庄严肃穆，由此才能保住人们对其的虔诚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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